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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报人小说家，为了适应报刊这种现代化载体，为了满足民初读者越来越现代、多元的“兴味”阅读需

要，姚鹓雏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进行了多路向探索。其撰著的短篇小说既继承唐人小说追求“奇味”的一脉，兼具

史笔与诗意；又借鉴外国小说的某些叙事技巧，结合读者的阅读兴味，自觉进行变革和试验，使有些小说呈现出

显著的现代性特征，可谓现代短篇小说之前奏。姚鹓雏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短篇小说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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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鹓雏在民初不仅以“文宗畏庐”的编译小说闻

名①，其创作的近四十个短篇小说也颇受好评。凤兮曾

指出：“姚之所造，短篇为上。”[1]这些作品题材多样，

有滑稽(寓言)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侠义小说、

言情小说、传记小说、教育小说、问题小说、哲理小

说，等等。然而，由于受五四“新文学家”批判性话

语的遮蔽，姚鹓雏的短篇小说创作一直未能引起研究

者的重视。本文拟对其进行全面的细读与探讨，重估

其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一、唐代“传奇体”之流脉 

 

唐传奇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经典范型，洪迈《唐

人说荟·凡例》云：“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

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

奇。”[2](84−85)唐传奇像唐诗一样为后人推崇摹仿——历

朝都有效“传奇体”者——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言

短篇小说的重要一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扎根于传统的姚鹓雏与其同道叶小凤等人在民初直接

取法于“唐人小说”，以复古求辟新，试图推动“传奇

体”的现代转化，使其焕发新机。姚鹓雏曾在《焚芝

记·跋语》中对此描述说：“丁巳除夕，偶与友论说部，

友谓近人撰述，每病凡下。能师法蒲留仙，已为仅见，

下者，乃并王紫铨残墨，而亦摹仿之。若唐人小说之

格高韵古，真成广陵散矣。余心然之，退成此篇，诚

未敢希唐贤于万一，或庶几不落蒲、王窠臼耳。”[3]

文中姚氏之友叶小凤曾在所著的《小说杂论》中发表

过这样的观点。姚鹓雏作为著名的词章家，认为小说

与词章一样本乎“性情”，应该富有诗意与兴味，因此

对于富有诗意美、讲求“虚构的”“文的”“情趣的”

唐传奇②，他自然赞同叶小凤的看法——非常推崇之，

并大力摹仿之。他效“传奇体”而写的小说或写情场、

或言官场、或谈江湖，才子佳人、侠客异士、王公幕

僚充斥其间，五光十色、充满“奇味”，这正切合了唐

传奇“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4]的文体特征。 

姚鹓雏所作《焚芝记》是一篇以言情为主的“传

奇体”小说，写明末余生与秦淮名妓李芝仙性情投契、

坠入爱河；后因战乱，芝仙为史可法部下将领高杰所

获；虽后为定慧僧所救，但与余生尘缘已尽、最终香

消玉殒，余生也不知所终。这篇小说充分发挥了姚鹓

雏善于摹拟的特长，不仅揉入了《柳氏传》《昆仑奴》

等唐传奇的情节要素，还追摹其风格、神韵、意境等。

在人物设置上，他又将当时的名士侯朝宗、冒巢民、

方密之、陈定生、杨龙友等辅翼其间，将历史上左良

玉起兵“清君侧”的著名事件作为情节突转的背景，

这就使得整篇小说诗意中镶嵌着史实，给人亦假亦真

感。《梦棠小传》是一篇同类型的言情佳作，讲述吴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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盦与多情且擅词章的妓女梦棠之间的一段缠绵悱恻、

哀婉凄绝的情事，颇富传奇色彩。当然，它在摹仿中

已呈现出一些新变，如其开头有小序，文末引用梦棠

日记、中间阑入多篇诗词等。其中，小序的作用是揭

示小说主旨，即写梦棠“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

里，生前悲惋，遗响凄然”[5]。日记和诗词则起到连

贯情节、加强抒情的作用，特别是日记的使用更增强

了小说的“似真”效果。《觚棱梦影》《犊鼻侠》则明

显摹仿唐传奇《昆仑奴》。《犊鼻侠》简直就是民国版

的《昆仑奴》，不过犊鼻侠比昆仑奴更为刚烈侠义，譬

如他在救人之后主动前去自首并自杀以报贾子潇救命

之恩，而昆仑奴则选择了逃跑。《觚棱梦影》描写一位

武艺超群、爱国的老人，帮助某公子窃取某王福晋，

成全一对青年男女爱情的故事，亦与《昆仑奴》所叙

故事相仿佛。从结构上看，二文也极其相似。《觚棱梦

影》开头写道：“清嘉道间，有某公子者，故世家    

裔。”[6]而《昆仑奴》开头则说：“大历中有崔生者，

其父为显僚。”[7]二文中间部分都婉转叙事，而结尾复

相同。《昆仑奴》文末说：“后十余年，崔家有人见磨

勒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耳。”[7](269)而《觚棱梦影》

则写道：“事隔十年，某王亦前卒，公子复游淮上。……

公子审其年貌，知为老人也，急命驾至其处访之。寒

鸦数点，流水孤村，草庐犹未圮也，而人邈矣。”[6]

其不同处在于《觚棱梦影》叙事更为细腻曲折，言情

的成分增加，并且加入了排满反清的时代因子，特别

是福晋心腹紫绡这一人物的设置，使得情节更加炫人

心目。千古文人侠客梦，好“奇”的文人总喜欢在小

说中刻画侠客、异人、英雄的形象，姚鹓雏也是如此。

除《觚棱梦影》《犊鼻侠》外，他还写有《记湖杭异人

事》《峨嵋老人》等专言奇人异士的“传奇体”小说。 

细读以上姚鹓雏以“唐人”为师、追求“传奇”

效果的文言短篇小说，我们不禁要联想到姚氏身处民

初那个混乱时代、政治失意、卖文江头、内心极度苦

闷的人生实况。正是由于唐传奇所具有的诗意、虚构、

情趣以及浪漫情怀契合了姚鹓雏内心的需要，他才进

行大量的摹拟创作。既然唐传奇是试图用美丽的理想

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那么民初涌现出不少像姚鹓雏、

叶小凤这样的效“传奇体”的作家，并进而形成一股

似旧还新的短篇小说流脉，便不足为奇了。 

 

二、西风激东潮之变新 

 

民初的上海经历了几十年的“西风”吹袭，其快

速的现代都市化进程带来了生活的快节奏，广大市民

急需在有“兴味”的小说中转移疲劳，舒展身心。作

为报人小说家，姚鹓雏敏锐地注意到了读者的这一阅

读需要。而在其编译小说的过程中，他也注意到了西

方“家庭小说”和“滑稽小说”之于国人的巨大吸引

力。于是，在这种西风东潮相激荡的时代大背景下，

姚鹓雏创作出了不少在形式内容上都有所变新、且深

为当时读者喜爱的“家庭小说”“滑稽小说”。 

姚鹓雏创作的家庭小说多用白话，十分注重现代

生活启蒙，他将启蒙的触角伸向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琐琐细细中娓娓道来。《蔷薇花》写少年律师王志琴

与妻子素秋的婚姻生活。这是一篇富有时代感的小说，

小说的男女主角都受过新式教育，律师和报人的职业

也都是近代的产物。小说通过有趣的家庭琐事、素秋

的前后变化，将二人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展现了出来。

这种态度是富有现代启示性的，较之当时过于泛滥的

写男女间卿卿我我、哭哭啼啼的“哀情小说”，无疑让

读者感到一种别样的兴味。其在叙事上也很有特点，

不是传统的账簿式或传记式写法，而是运用对话、写

景、抒情等多种方式来开篇。姚氏短篇中有不少是以

此类方式开头的，如《鸡心》《姹女》《父孝》等，这

是其在叙事技巧上的一个新变。这种新变很显然源于

西方小说叙事结构技巧的启示，是其长期从事域外小

说编译工作的收获。《牺牲一切》也是一篇富有时代感

的家庭小说，甚至将五四运动这一时事都融入其中。

小说写留学生徐惠如与“圣母会女学”毕业的妻子及

守旧的老母亲之间的家庭生活。小说塑造的徐妻——

这一现代知识女性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她起初不

善家务，只重读书、教书。后来五四运动爆发，她果

断地支持丈夫辞掉洋行工作配合反帝爱国运动，并为

丈夫谋好了母校的教职，自己也不辞劳苦地操持校务

与家务。最后，就连她的婆婆也点头支持他们的“牺

牲一切”。这篇小说发表于 1919 年 9 月 1 日，五四运

动刚刚发生不久，作者即将其写入小说之中，并且借

小说人物的言行明确表达了支持这一爱国运动的态

度。家庭生活既有其温馨的一面，亦有其烦心的一面，

姚鹓雏笔下也写了一些家庭的烦恼。《焚笔》写毕业于

北京大学的吴先生面对只懂操持家务、不通笔墨、不

懂浪漫的妻子，感觉家庭生活实在乏味。因此，在他

收到女学生李碧绡的情诗后，深感其诗风华绝代，立

即想约见“玉人”。在约见时，发现李碧绡竟然是自己

的夫人。吴先生惭愧骇异之余，便向夫人焚笔明志。

乏味的家庭生活可能是多数人都要面对的，非分之想

则是既不合道德，亦难以达成，倒不如善于发现自己

妻子、家庭的“美”与“趣味”，这正是此篇小说想告

诉我们的。这篇小说所叙故事有趣且新颖，仿佛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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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富有戏剧性，颇能吸引一般读者的目光而成为他们

的谈资，大概“新文学家”凌叔华也受了它的感染，

从而写出其短篇名作《花之寺》。无独有偶，他的另一

篇小说《电子发射器》写了一位因孩子哭啼等家庭琐

屑而烦心不已的学者伍先生。伍妻在看到一则有关“能

治一切烦恼忧闷等杂症”之电子发射器的广告后，将

其推荐给丈夫。伍先生接受妻子建议，拟用电子发射

器去除烦恼。于是，他遵医嘱，首先勇敢面对婴儿啼

哭等家庭烦恼事。神奇的是没用电子发射器，他的病

在五六个星期后也慢慢痊愈了。姚鹓雏深谙禅理，善

于为世人说法，此篇小说即为一明证。《姹女》则写婚

姻中妻子红杏出墙的烦恼事，出墙的原因正在于“金

钱万恶”，故事在妻子“放出十二分的媚态”、要求丈

夫睡觉中结束，也许这是生活的真实，但这种机械客

观的描写无疑削弱了小说的批判性。《父孝》则将视线

移向了父母对子女的骄纵问题。在幽默诙谐的嘲讽中

将一个教育失败的老父、一个任性妄为的女儿活画出

来，让读者在啼笑皆非中认识到教育要归于“正”的

道理。以上小说，今天读来，不仅仍觉文笔诙谐、颇

有趣味，而且所写所议对当下生活仍具启示意义。 

姚鹓雏创作的短篇滑稽(寓言)小说“往往即物摅

情，深刻入微，草木花鸟，皆能开口，衣履几席，不

难作语”[8](314)，其使用的正是可以达到“奇恣诙谐”

效果的姚氏笔法。姚鹓雏曾承认“此诀实得之英文家

却尔司迭更司氏”[8](313−314)，足见他受西方小说影响之

深。实际上，此类小说也受到了韩愈《毛颖传》、柳宗

元《蝜蝂传》《黔之驴》等寓言散文的影响。可以说，

正是因为我国本身拥有非常丰厚的滑稽文学遗产，当

它在近代与西方文学的幽默情趣相结合时，才结出了

姚氏滑稽小说的累累硕果。此类小说主要有《帕语》

《电扇语》《猫语》《眼镜谈话会》等。《帕语》别开生

面，通篇使用第一称“余”叙事，“余”即帕，使奇境

顿开。小说以一方丝帕的口吻叙述“余”跟随主人赴

宴，回家后主人虽对主妇百般逢迎，主妇仍然因帕而

疑心主人有外遇，对“余”与主人皆施以酷刑。后来，

“余”陪着主人密会女郎，并被主人作为信物赠予女

郎。女郎作为“余”之新主人，对“余”百般呵护。

不料，女郎旋即被“余”之旧主人抛弃，抑郁而亡。

“余”则作为罪魁被女郎母亲掷于腐草之中，却为女

郎婢女小怜所得。此篇小说滑稽中寓有深意，从李香

君、林黛玉等薄命红颜与“冰绡”的“帕史”写起，

以女郎被情所困、恹恹而终为故事高潮，以丝帕“文

理破碎、彩绣浪藉”告终，阐释的是“色衰爱驰，今

古之常例”的道理。这篇小说对当时那些身当妙龄的

女郎在恋爱择偶问题上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眼镜谈话

会》写得很有趣味，通过一次眼镜们的谈话会写了当

时社会上的几种有特色的人物，如迂腐可笑的“大近

视”、善吊膀子的“时髦人物”、爱发牢骚的“老先生”、

想着行乐消遣的“我”等等。其语言诙谐、逗人发笑，

如写“大近视”的一段： 

当时便有一位白胖胖亮晶晶的同辈开谈道：“我今

天总算乐极了。我那主人是一个大近视，每天总得要

和我厮伴着。因为他除去了我，一尺以外，便辨不出

东西南北，真可算得目光如豆呢。有一回，他去赴一

个亲戚家的筵席。那天恰好我没同他去，他仓皇之间，

也没想到，大概是五藏神催逼得厉害，忍耐不住了。

直到入席之后，方才想起我来，然而一时间竟没法想。

客齐入坐，水陆杂陈，他瞧见前面一只碟子里，乌黑

的当是瓜子，便用手去抓，却不道是一碟子的松花，

闹得满手黄的黑的，还尽着往嘴里送呢。当时大家哄

堂大笑。他急愤不过，赶忙回到家里来，向抽屉中找

出了我，便狠命的往地下一掼，把我的一只腿跌断了。

我虽然觉得痛，但是想倒很可借着这个伤，让我休息

几个月。果然不出所料，他好像是和我有不共戴天之

仇一般，掼伤了我，也一点不晓得怜恤，竟丢开了。

倒是一个姨太太房里用的毛丫头，拾起我来，把我放

在此处，便过了好几个月，直到现在。[9] 

这一段很好地体现了姚氏此类小说的特色，即抓

住事物的功用、特点运用拟人手法使其大类人情，以

它之口进行滑稽婉讽，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电扇语》

《猫语》也正是通过猫和电扇的“眼睛”来看民初那

个光怪陆离的社会，发一通感慨。虽然这些小说在思

想内容上并不见得有多么丰富、高深，但其独特的以

物拟人的艺术表现手法还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小说通

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显然是西方小说影响的结果，

比起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更加真实有味，无疑

是一种进步。另外，他还写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滑稽小

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蚊雷》《蝉笛》两篇，均收入

赵苕狂编、大东书局 1921 年版的《滑稽小说大观》中。

《蚊雷》以滑稽夸张之笔写一位体态面貌如蚊，发声

则“志小言大”如蚊雷的读书人曾被友人整蛊的故事。

原来“蚊”有“拜贵之癖”，其友抓住此点让他转送一

函“致苏州阊门外同春坊某大人”。他不知是计，则“窃

喜自负”，抵苏后，一大清早就赶忙送信至“同春坊”，

却发现是个妓院，闹出了一个大笑话。这篇小说对那

些有“拜贵之癖”、喜欢夸夸其谈、自我吹嘘的人极尽

针砭讽刺之能事。《蝉笛》用笔亦极滑稽夸张，小说描

写了“无是先生”生活中的“三嗜”：嗜书、嗜烟、嗜

贫。小说以趣取胜，意含微讽，但对“无是先生”如

吸风饮露之蝉的高洁品格总体上还是肯定的。综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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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的短篇滑稽(寓言)小说融中西文学于一炉，且

多含寓意，并非仅仅逗人一笑而已。 

 

三、现代短篇小说之前奏 

 

姚鹓雏是民初短篇小说革新的积极探索者，他在

长期编译西方小说的文学实践中，受其刺激与启迪，

并感应时代之召唤，积极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文体试

验。这些试验非常多元且富有前瞻性，或多或少地影

响了现代的小说作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短篇小说的

现代转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将人生经历融入其中的“自

叙传”小说，如《槐淘絮语》《长天遗响》《纪念画》

《天然学校》《几园》等。据《南社人物传》记载：“鹓

雏 7 岁丧母，依外家何氏抚养成长。”[10](524)这则材料

在其他有关传记中很少提及，而出于其长女、长婿笔

下是可信的，这从他的一些“自叙传”小说中亦可得

到印证。《纪念画》就是一篇集中回忆此段生活的小说。

小说给读者贡献了四帧“纪念画”：一是在外婆家安适

顽皮的童年生活。小说中，“佶儿”七岁丧母，八九岁

依外家生活都是纪实。通过这幅“纪念画”作者着意

表现了外祖母对“佶儿”的疼爱和教养。二是少年时

的刻苦读书生活。作者在这幅画中着意描写了外祖母

临终时对“佶儿”前途的嘱托，希望“佶儿”的父亲

“将来总不要放佶儿出远门”，使其安分在家谋生活。

这是老人“平安即福”的朴素愿望。三是外祖母逝世，

弥留之际，“看着我还说了句：‘佶儿，快将衣服穿上’”。

真所谓语短情长，令“佶儿”无限伤心。四是出国前，

到外祖母坟前拜别。这也是纪实，民国七年(1918)春，

作者应聘赴新加坡《国民日报》馆任职，这与小说中

所记也相吻合。这篇小说明显呈现出一些“新”的、

“试验性”的特征。首先是白话散文体，小说主要意

在抒情，淡化了情节，宛如一篇闲话家常的现代散文，

对外祖母的无限感激与深切怀念在疏朗的笔墨中自然

流泻出来，标志着姚鹓雏短篇小说的创新。其次是精

巧的构思，“纪念画”的标题就一新读者耳目，四幅画

面接连放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演了外祖母与“我”

的情感故事，让观者为之感动。虽然作者刻意求“新”，

但小说还是留有一些“旧”的痕迹，如开头、结尾的

题诗抒怀，中间偶然使用骈四俪六的语言等。这正体

现出小说现代转型的艰难性，它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

的。《天然学校》也是一篇与此相类似的白话散文体小

说，写了“我”童年时代自由自在的生活。《几园》记

述“余”与松江名士杨了公等人的交游，主要是为杨

了公立传。此篇之散文化、非小说化的特征更加显著，

在当时试验性更强。杨了公是最早垂青于姚鹓雏的乡

贤前辈，其人慷慨好义、扶危济困、诗酒风流、高风

逸韵，是近代江南文人的典型代表，对姚鹓雏一生影

响很大。《长天遗响》写出国前，少年与丽人的一次临

别晚宴，大概是作者追忆旧情之作。《槐淘絮语》则写

“我”从南洋回来，上坟时巧遇旧日北里情人的故事，

表达了“重闻迷蛱蝶，无复问桃花”的怅惘情绪。上

述“自叙传”小说都是比较纪实的，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了解姚鹓雏的人生轨迹与情感世界。而更重要的

是这些小说的出现，有力地推进了小说的现代转型。

陈平原认为现代小说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情

节因素的崛起与情节功能的削弱[11](181)。姚氏“自叙传”

小说的突出特征正是运用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以及

穿插对话的方式，来有意削弱传统小说那种以情节为

中心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了比较鲜明的现代色彩。可

以说，这些小说对历史中人生状态的空间性书写，打

破了古代短篇小说对历史性过程(故事情节)做时间性

讲述的模式，这与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家所努力

的方向是一致的。另外，姚鹓雏对“自叙传”小说处

女地的开垦，与其后继续开拓这一文学领地的以郁达

夫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是否

受过前者的影响，也大可研究。 

其次，姚鹓雏还在短篇小说的形式、内容上做过

多种试验。如他写的《奢》是一篇哲理小说，以一位

高僧与一位书生的答辩为主要内容，阐释聪明人为“妄

想”——精神上的奢——蛊惑终身的道理。《本能》是

一篇对话体的问题小说，红豆先生思考的是人的“本

能”问题，小说含有人人平等的现代思想。《童话》写

的是一个男孩眼中的世界，充满了童趣，从语言到内

容都非常贴合儿童的心理，是我国早期难得的童话佳

作。《风云情话》则是两则由诗境化出来的小说。第一

则小说营构的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12](78)

的意境。第二则呈现的则是“闻逐樵夫闲看棋”[13](124)

的闲适之境。两则小说均淡化了情节，以写景抒情为

主。两篇中，单写景的部分几乎占了全文的一半，如

《风云情话(二)》中写道： 

春风一至，那卵色天上散着鱼鳞断锦，觉得软暖

之气便从这里面散将出来。道傍野草开着，娇小疏艳

的花儿，似乎向人微微展笑。我那一天偶然郊行，走

的乏了，便在一个村落茶店中歇了下来。这村落不知

叫什么名字，疏疏落落的，也不满十来家人家，倒一

面临着大湖，那绿波千顷，掩映上来，逼的人衣袂须

眉都成了绿色，茶店傍边有几棵合抱不来的桧树，树

枝上一只黄莺儿，叫个不住。低头一看，树底下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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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老者坐着围棋消遣呢。[14] 

这样的写法出现在 1916 年，应当算是新颖别致的

创造了，它与五四以后“新文学家”所追求的小说散

文化、意境化也颇有共通之处。 

综观姚鹓雏的短篇小说创作，其最突出的特征是

摹拟与试验。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小说家，他大量

创作效“传奇体”的小说是希图在旧底子上绣出新花

样，通过努力，他和叶小凤等同道也的确形成了“传

奇体”的新流脉。时至今日，这一传统小说体式最为

核心的精神——“传奇” (作意好奇，追求奇味)——

仍为一些作家所继承、并继续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

就此而论，姚氏等民初作家实在功不可没。作为以“文

宗畏庐”编译域外小说而闻名的小说家，姚鹓雏自觉

采西方之石来攻东方之玉，在写人、叙事及环境、心

理描写等方面积极进行创作试验，并大力实践短篇小

说语言的白话化③，小说内容的日常化，重视对市民大

众进行现代生活启蒙，从而创作出一批既符合中国读

者审美“兴味”，又和现代都市流行“兴味”合拍的作

品。由此观之，姚鹓雏非但不是过去被定性的“小说

逆流”，而是民初及现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出现繁荣 

局面的重要推手。 

 

注释： 

 

① 关于这方面可参看拙作《论姚鹓雏“文宗畏庐”的编译小说》， 

《中国文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② 对唐传奇这一文体特征的认识可参看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

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2 版，第 23 页。 
③ 姚鹓雏用白话创作的短篇小说数量占其所作短篇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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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journalist novelis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modern carrier of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and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Xing Wei” reading requirements in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ere more and more modern and diverse, 

Yao Yuanchu made multi-approach exploration in short story creation. His short storie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Qi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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